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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性别研究从女性主义

逐步推进到批判性男性气质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剖析

男性群体内部因种族、阶级、性倾向等不同因素造成

的等级差异。西方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对男性研究的

关注，说明女性主义与男性气质研究有着直接的密切

关系，“只有将男性也作为性别的个体加以研究，才

能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讨论性别和两性关系”［1］。

以《都挺好》和《三十而已》为代表的现代

都市女性叙事电视剧在展示多样化女性形象，想

象和表现女性复杂处境的同时，也逐渐关心男性

遭遇，影响和介入中国男性气质的构建。这一方

面折射出当下社会对中国男性气质内部复杂性和

多样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女性主义自

身的深刻反思。

一、女强男弱模式下的男性弱势经验书写

现代都市女性电视剧往往采用女强男弱的模式

以凸显女性崛起，男性角色则在女性的反衬下显得

阳刚不足。在《都挺好》中，相对于剧中的四位女

性：苏母、苏明玉、吴非和朱丽，剧中的男性都有

明显的性格缺陷，没有体现出多少男子汉气概。苏

父本应是一家之主，但是在精明强干的苏母面前，

他是毫无担当、唯唯诺诺的男人。作为父亲的他，

在子女尤其是女儿苏明玉面前，则完全丧失了家长

的尊严。面对苏母的重男轻女，以及对明玉的苛责

控制，他沉默不语，从来不曾加以维护。等到苏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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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耕：《男性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意义》，《东

吴学术》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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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依靠子女生活。

他自私自利又精于算计，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当子女

楷模的父亲形象在他身上荡然无存。而女儿苏明玉

即使从小在家中受尽冷遇，与家庭疏离，却有情有

义，不计前嫌，一直照顾这位不称职的父亲。

作为长子的苏明哲，虽然外表憨厚老实，在美

国取得计算机博士学位光耀门楣，但实际能力低下，

眼高手低，双商堪忧。他一直以“家庭长子”身份自居，

居高临下地处理家庭矛盾，用“愚孝”实现短暂的

心理满足。结果是不仅家庭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连

工作都弄丢了。反观妻子吴非则是一位独立理性的

女性，她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家庭中的大小矛盾，与

苏明哲的虚荣懦弱和感性愚昧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明成则是一个典型的“啃老族”和“妈宝男”，

作为二哥的他对妹妹苏明玉不仅没有关怀和照顾，

反而从小欺负，暴力相向。对需要养老的父亲，他

是能退则退，逃避责任。他不顾妻子朱丽的再三劝阻，

执意投资工厂企图一夜暴富，最后一败涂地。妻子

朱丽最后与其离婚，反而说明她及时止损，明辨是非。

《都挺好》中的男性，除了家庭外作为“拯救

者”出现的蒙总与石天冬，在女强男弱的婚姻家庭

模式下，男性们个个显得懦弱无能，缺乏男性气概。

这是女性崛起的主流叙述中对男性的刻意矮化？还

是后现代语境下对中国男性气质真相的还原？如果

说《都挺好》多少为了凸显女主角苏明玉在原生家

庭所遭遇的创伤和痛苦，有刻意矮化其父亲和兄弟

的嫌疑。到了 2020 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中，

编剧则更多体现出对女强男弱模式下两性情感和生

活现实的还原。

《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顾佳是独立女性代表，但

是这样一位善解人意，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的优秀女

性却成为剧中遭遇丈夫情感背叛，经历离婚痛苦的悲

剧主体。许幻山和顾佳的关系是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

虽然许幻山是名义上的烟花公司总裁，妻子顾佳是退

居二线的家庭主妇，但从公司决策到生活起居，妻子

顾佳都是实际的掌权者。尽管顾佳并不是中国传统伦

理家庭中和苏母类似的“暴君”角色，但是她温柔巧

妙地用自己的意志控制着公司和家庭。丈夫许幻山一

方面似乎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但是另一方面也

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中国妇女的解

放是以贬抑男性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

过男性经济地位的贬抑而达到男女平等。男性的经济

优越感的丧失，则使他们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全面瓦

解，他们没有理由自以为是，而谦恭驯服成为他们的

天性”［1］，这样的男性处境，必然导致“中国男性

经验的扭曲，甚至对女性解放的敌意和误解”［2］，

加深两性之间的矛盾。许幻山这一人物形象正体现了

编剧对受压抑的男性经验的书写。

许幻山一开始是一个处处以妻子顾佳为重的好

丈夫，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家庭的大小事务中，

他基本都以妻子顾佳为中心。正如剧中他最后喊出：

“我感觉自己是你的儿子，而不是你的丈夫。”许

幻山被压抑已久的男性气概在与年轻女孩林有有的

婚外情中得到释放，试图摆脱妻子对自己的掌控，

获得男性的“存在感”和“支配感”。从本质上说，

在以许幻山为代表的都市男性知识精英看来，女性

平等和女性强大并非是社会的进步。他们所表现出

来的对男女平等的拥护，只不过是为了建构男性自

由开放的姿态，与西方男性气质接轨的一个表象而

已，而实际上他们认为女性的强大是弱化了男子汉

气概。许幻山的出轨是其自身男性身份在自信强大

的妻子面前遭遇挫折后所寻找的抚慰。电视剧结尾

许幻山不仅因为背叛婚姻失去了家庭，也因为不听

顾佳的劝诫生产蓝色烟花导致工厂生产线爆炸锒铛

入狱。这样的结局看似是对男性背叛女性的惩罚，

迎合了女性观众的观影期待。但背后的逻辑实际是

社会性别规范的支配力量对男性的规训。

性别规范的支配力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男

性的命运和女性一样受到支配。婚姻作为父权体制重

要的构成部分，以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习惯维护性别规

范，比如严父慈母，男尊女卑，子随父姓，夫唱妇随

等。许幻山和顾佳女强男弱的性别规范倒置，让他们

从不同方面遭遇了违背婚姻性别规范的惩罚。许幻山

变弱势的原因，看似是妻子顾佳的“越权”和包揽一

切所造成的丈夫存在感的缺失，然而其实根本原因在

于他违背了支配性男性气质所要求的男性性别规范。

这一概念是由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的领军人物康奈尔提

出的，她将男性气质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

和边缘性四类，分析父权制体系下支配性男性气质对

［1］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

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 年第 3 期。

［2］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女性主义经验批

评的中国诗学定位》，《文艺研究》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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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以及多数男性所带来的压迫和伤害。［1］支配

性男性气质严格规范了男性是女性的统治者，不能越

界。剧中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模式因为违反了父权及

其婚姻制度规范，最终走向破裂。

二、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对中国传统男性
气质的审视

伴随着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中国男性形象和男性

气质构建遭受到来自西方男性和中国都市女性的双重

围困。一方面，西方男性气质试图将中国男性变成从

属性、边缘性，甚至共谋性男性气质，以便建立以西

方为主导的性别统治秩序，传统的性别秩序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挫折，中国传统男性气质受到了极大挑战。

另一方面，女性作为消费主体成为男性再现的重要创

造者，中国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也遭受到来自女性主

义的围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从苏父到苏明成，《都

挺好》中的男性折射出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诸多弊端。

《都挺好》的编剧撕开了传统文化中理想父亲的

神秘面纱，以犀利冷峻的笔触展现了父亲缺席，母亲

越位之后造成的家庭问题。长子苏明哲的男性形象进

一步体现了编剧对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审视。他身为

长子，倾注了父母对其光耀门楣的期望。他心安理得

地接受父母卖掉房子，紧衣缩食供他出国读书，试图

以事业成功，海外定居的形象构建其男性主体身份。

一方面，在与妻子吴非的相处中，他体现出传统文化

中的“大男子汉”主义，不顾妻子的诉求，无底线无

原则地尽孝。另一方面，在和弟弟妹妹相处的大家庭中，

他却冷漠自私，没有关怀在家庭受到苛责的妹妹苏明

玉。即使在苏明玉遭到弟弟苏明成殴打之后，他也不

曾站出来主持正义，而是一味懦弱退缩。编剧通过苏

明哲这个男性形象，揭露了光耀门楣的长子身份建构

中的虚伪和懦弱。虽然苏明哲在国外取得了博士学位

并定居，但是相对于理性务实的妻子吴非，他显得感

性愚蠢，仿佛没有开化。留学美国事业成功，并没有

让苏明哲建构引以为傲的跨国男性身份，让其变得开

明宽容，善于沟通。他骨子里流淌的反而是中国传统

男性的劣根性。这是编剧对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偏见？

面对已经成长起来独立理性的女性群体，中国社会呼

唤怎样的男性气质？中国传统男性气质是否应该退出

历史舞台？如果说《都挺好》只是抛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三十而已》则沿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电视剧《三十而以》通过钟小芹和陈屿这对离

婚再复婚的小夫妻的故事，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男性

气质及两性关系的反思。上海本地人钟小芹家境殷

实，和来自偏远地区的陈屿相亲结婚。因为小芹从

小在家中受到细心呵护，即使在婚后，也心安理得

地接受父母对小夫妻的帮扶。两人因为小芹母亲多

次不请自来到家中安排生活起居而发生争吵。这本

是家庭伦理剧中常见的“凤凰男”和“孔雀女”的

婚配角色对位，但是编剧跳脱了简单的“凤凰男”

婚配叙事和对其污名化，也没有一味采取西方个人

主义的女性解放立场，鼓吹女性挣脱婚姻和家庭获

得个体自由。而是从关注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体验

出发深刻反思女性的困境和出路，拒绝矮化和弱化

男性。尽管陈屿身上有中国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诸多

缺点，性格木讷，对妻子缺乏温情的关爱和呵护。

但他却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性，具备中国男

性自持、自尊、刚正、力量等美德。剧中钟小芹的

父母对陈屿十分认可，认为他有进取心，而且成熟

稳重。即使在小夫妻离婚之后，陈屿对钟小芹的父

母也孝顺有加，一如既往。更重要的是，尽管缺乏

浪漫，不善言辞，陈屿对钟小芹却有身为丈夫的担

当。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更多是由于双方缺乏沟通造

成的。比如导致两人离婚的直接导火索是钟小芹怀

孕胎停，而陈屿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事实上在全能

视角下，观众看到陈屿默默关心着钟小芹，将失去

孩子的痛苦压抑在心底。在和妻子钟小芹离婚之后，

陈屿一边继续默默关心着妻子，一边反思自己在婚

姻中的问题，进行弥补和改进。

《三十而已》的编剧在对中国传统男性特质进

行反思的同时，进一步通过王漫妮和男友梁正弦的

关系，揭露消费主义时代下的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

模式，对其进行祛魅。剧中人物王漫妮是现代社会

沪漂女性的代表，她走出家乡小镇，渴望在国际化

的大都市上海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身为奢侈品柜

姐的她尽管聪明努力，但在上海打拼多年也只能租

房度日。年过三十的她对爱情和婚姻抱有美好的期

待，希望依靠自己的年轻美貌获得优质男性的青睐。

而王漫妮眼中的优质男性正是消费主义时代下以梁

正贤为代表的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梁正贤是美籍

［1］R. Connell，Masculinities（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200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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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财富自由、浪漫多情，一出场便吸引了王漫妮。

他代表着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成功人士”，

在工作、休闲、社交甚至身材方面处处都彰显着高

档、优雅和精致。他用物质为王漫妮构筑起虚幻的

想象，频繁带其出入高档消费场所，赠送豪车制造

惊喜。最后当王漫妮发现梁正贤有一个圈养多年的

女友时，梁正贤应对坦然，提出一南一北“分而治

之”，长期供养王漫妮。梁正贤真实面目的揭开彻

底击碎了王漫妮通过男性实现自我的幻想，也抨击

了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对女性的物化和统治。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男性的集体焦

虑，面对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中国男性往往显得

底气不足。但是中国男性是否应该抛弃传统特质向

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靠拢？电视剧《三十而已》在

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这一支配性男性气质模式，尝试

重新反思并挖掘中国传统男性气质中的闪光点，展

现了本土化的性别思考和实践。

三、男性气质建构背后的女性主义反思

从《都挺好》到《三十而已》，现代都市女性叙

事电视剧体现了对男性遭遇的追问，在女性解放问题

上不是一味否定男性，而是表达了对男性处境和两性

关系的深度关切，并力图呈现中国性别问题与西方性

别问题的差异。与西方女性主义希望通过舆论和影响

力获得尊重和劳动机会不同，中国女性和男性在革命

运动中结成了同盟，女性一开始便获得了男性的支持

和理解。女性主义的焦点其实更多在于家庭内部关系

中如何获得平等权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都市

女性叙事电视剧往往需要在家庭关系，尤其是和男性

的关系中展现中国女性的复杂境况。

首先，尽管中国女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公共

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解放，可以和男性一

样参与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但是在家庭领域

依然存在明显的“性沟”。李小江借用“性沟”一

词对男女性别经验的差异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追溯，

她指出所谓的“妇女解放”并没有真正解放女性，

而是在男女平等的表象下划开了一道深不可测的“性

沟”［1］。职业女性失去了历史的母性的庇护，却继

续背负着人类自身生产的义务。李小江的分析有助

于反思女性解放实践中对性别经验差异认识。《都

挺好》中的苏明玉、吴非和朱丽都是职场女性，她

们工作能力突出，较之男性毫不逊色。但是作为女

性的苏明玉小时候在家中却因为自己是女孩一直受

到母亲的冷漠对待，生活条件远不如两个哥哥。可

是成年之后面对需要养老的父亲，她却比哥哥承担

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吴非和苏明哲一样都是

在美国获得了学位，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与丈夫苏

明哲不同，她不仅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还需

要兼顾家庭。剧中多次出现吴非因为接送女儿耽误

工作而被美国老板批评的场景。朱丽虽然从小在家

受到公主般的待遇，但是在和苏家人的相处，尤其

是与苏明成的婚姻中，她明显是双肩挑。下班回来

之后给老公公做饭，主动承担起赡养公公的责任，

帮助丈夫苏明成处理各种家庭纠纷和个人问题。因

此我们在为《都挺好》中强大的女性形象欢欣鼓舞

时，更应该看到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所担负的比男

性多得多的责任和义务。正如李小江指出，“在这

个世界上，正因为中国妇女较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

妇女更早更充分地经历了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她

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平等原则之下女人迥异于男人的

甘苦”。［2］以《都挺好》为例的现代都市女性叙事

电视剧无疑在这点上极具中国特色，从日常生活领

域中男女性别经验的差异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国女

性的复杂社会处境。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女性主义

的发展需要在借鉴西方各种女性主义思潮的同时，

“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女性实际经验的提取”［3］。

其次，男性弱势经验的书写使我们对女性经验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顾佳所面对的问题并非是西

方女性主义对男女平等进入公众空间的诉求，而是

恰恰是经历了男女平等，甚至女性强大之后女性的

价值追寻问题。当代中国女性解放，女性进入了社

会空间，和男性拥有一样的平等权利，甚至更大的

话语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女性的成功和幸福？下

一步会如何？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走向社会并

获得成功的顾佳已经成长为拥有自主女性意识的主

体。她们甚至在智慧和才能上远超自己身边的男性。

［1］李小江：《性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第 15 页。

［2］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载李小江主编《华

夏女性之谜——中国妇女研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0，第 2 页。

［3］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女性主义经验批

评的中国诗学定位》，《文艺研究》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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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的独立和成功带给她的并不是男性对她的

欣赏而是丈夫对自己的逃离。当代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沦丧只是因为受压迫、

被剥削了社会空间，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

动而成为社会主体。但是很明显，获得了社会劳动

主体身份甚至成功的女性，在生活中并没有因此而

体会到主体的自由和幸福。［1］

电视剧在对这种另类经验书写的同时，也对其

后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揭露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规范

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共同伤害。在女性主义的理想中，

男性主体形象和女性主体形象一样，是双性气质可

以转换、性别关系可以置换，是能够平等对话的生

物多样性的形象。《三十而已》通过性别强弱关系

的置换，揭露了传统性别规范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共

同伤害，从而有助于两性共同理解，建立更加合理

的性别交往关系。电视剧结尾，丈夫许幻山反思了

自己长久以来对妻子顾佳过度依赖丧失了男性的担

当，主动提出离婚，妻子顾佳对自己曾经在婚姻中

的独断专权和包揽一切也做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两

人都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电视剧通过男性弱势经

验的书写，跳脱了普通的婚姻出轨和惩罚的模式，

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反思女性在追求自由独立过程中

与男性的关系，刻画男性遭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呈现了女性主义对自身和男性气质的多重反思，

拓展了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思考。

最后，编剧对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祛魅的同时，

也对商业文化中肤浅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批判。

在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男女平等意识

被浅薄的“女性意识”所取代，成为商业文化性别

话语中的一个符号。王漫妮的处境正体现了中国女

性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复杂处境和思维混乱。自诩不

凡的王漫妮衣着光鲜，妆容精致，谈吐得体，但是

骨子里依然期待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被男性看中

和拯救。只不过本土男性已经难以满足她的期待，

拯救她的必须是事业成功，视野广阔的西方支配性

男性气质群体。颇具意味的是，遭到梁正贤抛弃的

王漫妮一方面拒绝了多年默默关心自己的咖啡店前

男友，另一方面也拒绝了对自己一心一意的相亲对

象小张主任。中国男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遇，如何

塑造受到竞争冲击的中国男性形象，意味着对中国

男性处境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也意味着对中国女性

复杂处境的全面认识。

钟小芹的经历和体验则充分体现了编剧对现代女

性解放的深刻认识。在女性受到压迫的封建时代，出

走婚姻家庭确实意味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自我的

追求。然而在两性关系已经基本取得平等的现代都市

生活中，究竟什么是女性独立和女性自主？离婚之后

的钟小芹出去住酒店、做头发、买衣服、泡温泉，试

图通过消费获得独立自由的虚幻感觉。但是无论离婚

还是和小男友的浪漫恋爱，这一系列消费主义文化下

的女性身份建构都没有带给钟小芹内心的踏实平和。

最后只有当她通过创作，冷静下来反思自身，开始换

位思考，以和解的态度面对和丈夫之间的问题，勇敢

承担自己作为女性在家庭和职场的责任，她才最大意

义上接近了真正的女性独立和自由。

四、结语

从《都挺好》到《三十而已》，现代都市女性

叙事电视剧在女性自我再现的同时已经逐步放弃了

对男性的放逐和围剿，也不再沉醉自我封闭式的女

性书写，而是本着关爱生命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书

写女性复杂经验的同时，表达出对男性处境的深度

关切，以期促进两性之间的沟通与和谐。对男性弱

势经验的书写目的不再是嘲讽和挖苦，而是开始反

思性别规范对两性的共同伤害；对传统男性气质的

审视不再是彻底批判，而是意识到西方支配性男性

气质的陷阱，反思中国传统男性气质在当下可能存

在的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三十而已》为

代表的中国现代都市女性叙事电视剧开始从中国本

土实际出发，思考中国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经

验的不同，积极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经验，并

自觉反思自身在消费主义时代存在的问题，体现出

大众媒体在主宰性别观点与向上走的智慧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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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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